
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  -- 續小八義
第二回  改裝束私訪相國寺　中毒鏢邂逅俏姑娘

　　阮英到地下室一看，一無所有，但是種種跡象表明，這裡剛剛有很多人在，茶水沒涼，坐椅尚溫，只是這些人轉移到何處，卻

是無從查找了。　　這陣蔡京好像抓到理了，他一把抓住阮英的衣袖說：「阮招討，你無能尋找國寶，卻一味地到老夫府中尋釁，

你與我殿上見駕說理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太師，上殿就上殿，何必拉拉扯扯，您不怕有失官體嗎？」

　　讓阮英這一說，蔡京才算鬆開手，但是他和阮英寸步不離，往府外行走。阮英這陣兒雖說表面上並不示弱，但內心裡在想，這

回上殿，恐怕要敗訴於國丈太師了，因為我突然搜府，一無所獲呀！阮英心想，千里風雲俠雷叔叔，您要不給我千真萬確地指出這

個地方，我也不至於和蔡京說得這麼絕斷，如今連個退身步都沒有了。

　　阮英和蔡京兩個人剛剛走到府門裡邊，就要出府的時候，忽然見唐鐵牛從後邊追上來了，到了阮英的身旁，塞給阮英一個紙

條，湊到他耳朵附近說：「猴喂！有人暗地相助，用這紙條裹上石頭子打到我脖梗子裡頭來了！這上面說：盜賊轉往相國寺，明日

不可錯時機。」

　　阮英一聽，頓時精神振奮，當他與蔡京兩個人走出太師府的時候，阮英停足站住說：「太師，你要與我上殿面君，難道現在就

去嗎？如今是午夜時分，聖上還正在熟睡。」

　　蔡京說：「你我先到朝房等候。」

　　阮英一笑說：「太師，都是宰相肚裡撐開船，我看您肚裡連個盆都放不下，我阮英堂堂五尺男子漢，有姓名，有住處，還能跑

得了嗎？今夜你我暫且回去休息，明日早朝，我便去上殿，有話到殿上再說如何？」

　　蔡京說：「如此也好，你我明日早朝上見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告辭了。」

　　阮英與眾兄弟回到了狀元府，官兵遣返營中。幾位弟兄，後半夜沒睡，幹什麼？就研究打在唐鐵牛脖梗子裡的這個紙條。這紙

條上寫著「盜賊轉入相國寺，明日不可錯時機」。阮英心想，這紙條肯定是千里風雲俠雷鳴雷震宇寫給我的，一定是老人家又觀察

到了這伙盜賊的行蹤，只是寫的不夠清楚，「轉入相國寺」，轉到相國寺什麼地方？去幹什麼？相國寺很大，我們到哪裡去找呢？

弟兄們議論的結果，明天化裝成普通百姓去暗察相國寺，阮英也想要與大伙同去，周景龍說：「你還是不去的好。你相貌特殊，恐

怕容易被人發現，你只可坐鎮府內，等候接應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也好，我躲在府中，蔡京老兒定然上朝參我，我給他一個不見面兒。凳子相國寺真正抓到盜寶賊時，再與他上殿辯

理，如果相國寺察訪諸位弟兄仍一無所獲，我阮英就上殿請罪，任憑發落了。」

　　唐鐵牛說：「沒那事兒，明天找不著盜寶賊，咱們哥們就都跑他娘的啦！我回磨盤山，你回野莽川了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那景龍兄怎麼辦？！

　　「讓他還在這當他的官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真要那樣，老賊蔡京必要加害於他，今天且不說這些，明天相國寺私訪回來，再做定奪。」

　　弟兄們休息一夜，次日清晨，各自化裝出訪。

　　金貴跟尉遲霄、孔生，他們三個人一伙，周景龍，鄭猛雄，跟徐文彪是一伙，唐鐵牛，花雲平他們倆是一伙，弟兄們分了好幾

幫，要到相國寺去私訪。

　　唐鐵牛跟花雲平沒出正門，出的是後角門，他哥倆溜溜達達，就來到了相國寺，這個相國寺是個大廟，廟外頭是個大市場，市

場裡做買做賣的人很多，什麼打拳的，賣藝的，耍猴的，唱戲的，賣大力丸的，賣狗皮膏藥的……周圍叫賣之聲是接連不斷，南半
邊呢，有一溜卦攤，唐鐵牛一看把頭的這個卦攤是一個小老道，前面一張桌子，桌子上擺著筆、墨、硯、瓦紙張，還有《麻衣神

相》和《周易八卦》兩本書，桌子後頭有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著一個小老道，這小老道不到二十歲，道帽道袍，長得很清秀，唐鐵

牛一看小老道，正好小老道也在看他，兩個人的眼光一碰，小老道說：「這位英雄要占算一卦嗎？」

　　「嗯，我正要算一卦。」

　　花雲平一拽唐鐵牛：「三哥，你怎麼信這個？」

　　「唉！你不信我信，信則有，不信則無，我得算一卦。對，我要算卦，那個，算一卦多少錢哪？」

　　「算一卦五錢銀子。」

　　「嗯，那好，你要給我算好了，多給點也沒什麼。」

　　「好吧，這位英雄，你是算財呢？還是算喜呢？」

　　「我呀，別的都不算，我要算算我什麼時候娶媳婦，什麼時候動婚？」

　　「噢！那好，我先給您看看手相吧。」

　　唐鐵牛把手伸過去了，象熊掌似的，小老道把他手接過來，看了看：「指要長，紋要深，掌要寬，手要厚。」

　　「你隨便說吧，我也不懂得你說的什麼詞。」

　　「我再看看你的五官相貌。」

　　唐鐵牛長得黑粗的臉蛋子，一臉白圈兒癬。

　　「行啦，你好好端詳端詳吧。」

　　「眉為保壽官，眼為監察官，鼻為審判官，嘴為出納官，耳為彩聽官，這叫五官，五官有一官好，有十年的旺運，五官有一官

不好，有十年的敗運。」

　　「哎，你看我什麼時候走紅運？什麼時候娶媳婦？」

　　「根據你的五官相貌，什麼時候動婚哪？這卦裡頭算出來－－遠者十年，近者二載。」

　　「啊？哎呀我的媽呀，那也太長了，我說小老道，我多給你點錢，能不能咱們提前一點呀。」

　　「嘿嘿。」小老道樂了：「這是卦裡注定的，不能改變。」

　　「早知這樣，還不如不算呢？算完了更鬧心了。那好吧！不管怎麼的得給卦禮錢。」唐鐵牛拿出一塊銀子來，有七八錢：「反

正多少就這一塊吧。」唐鐵牛把銀子放到這，花雲平就過來了：「三哥，走吧。」這時候，小老道一抬頭看見了花雲平：「這位英

雄，我贈送你一卦，久後將來必有大福大貴。」

　　花雲平一擺手：「我不算，我也不信這個，你也別給我算。」花雲平一拽唐鐵牛：「三哥，你看那邊出事了，打起來了。」

　　怎麼回事呀？周景龍、鄭猛雄、徐文彪他們三個一伙也來到相國寺了。來到相國寺這兒呀，一看前邊圍著一圈人，往裡頭看，

裡頭有個打拳賣藝的，這個人二十五、六歲，穿青掛皂，背單刀掛著鏢囊，地下還放著一個黃布小包，這個人站到場子當中，衝著

周圍一抱腕：「眾位，東京汴梁天子腳下，大幫之地，老師父居多，少師父居廣，今天我借貴方一塊寶地謀生，打拳賣藝，求各位

多關照，有錢幫個錢緣，沒錢的幫個人緣二，我給大家先練趟拳。」

　　啪啪啪……這趟拳練完：「我再給您練套刀。」刷刷刷……這趟刀也練完了之後，這位賣藝的一抱拳：「中午，把式不好，有



把傻力氣，您有錢就賞兩個，沒錢也甭走，您在這給我站腳助威，您給我助助興，眾位，把式練完了，還練什麼？沒得練了！再練

就不練武啦！我要煉丹了！煉什麼丹？我自己煉的丹，我這有幾包藥，我這個藥不說是王母娘娘的九轉還陽丹也差不許多，這也稱

得上是靈丹妙藥，我這藥出處不簡單，你們大伙知道不知道？西門里仁義裡有個狀元府，裡面有個南路招討使姓阮叫阮英啊，這是

他們家的祖傳秘方，靈丹妙藥，就是人死了，停到靈板上停三天，把我這藥要是聞上了之後，唄兒！由打靈板上都能蹦下來，什麼

『肝、癆、氣鼓、噎，閻王爺下請帖』不治之症，我這個藥是手到病除，我這個藥用下去是立見療效，我這藥兩錢銀子一包，有錢

的把錢準備好，藥不多，賣完了為止。這藥買回去，白天可別用，得等晚上星星出全了用，啊，哪位買呀？哪位買呀？」

　　徐文彪由打外面就聽明白了，一想他決不是一個好東西，他跑這兒打著阮英的招牌來騙人，說不定賣的什麼藥，以此來敗壞阮

英的名譽，文彪就擠進來：「我買一包。」這陣周圍買藥的人還真不少，當中這個人看了看徐文彪：「買幾包？」

　　「我就要一包。」這個人拿過一包藥來遞給徐文彪，文彪給了他兩錢銀子，拿著藥就出來了。來到外頭見到周景龍說：「兄

弟，這肯定是個響馬，剛才他說的話你聽到沒有？他是給阮英栽贓，這不是迷昏藥，就是拍花藥。」徐文彪把藥包打開一看，從這

藥的顏色、形狀看很像是迷昏藥，徐文彪說：「鄭猛雄，你保護狀元快走，別叫狀元在這兒吃了虧。」

　　「那好。」鄭猛雄說：「我走啦。」

　　徐文彪說：「我捉拿這個響馬。」徐文彪由打腰間亮出寶劍，嚷了一聲：「賣藥的！你跟我走一趟，趕快伏綁！」文彪擺寶劍

就過來了。老百姓嚇得往旁邊一閃，再看當中這個人，由打地下把刀撿起來，衝著徐文彪微微地一笑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　　「我乃大宋朝四品都尉。」

　　「噢，官府的，嘿嘿，我鬥的就是你們這幫人，阮英怎麼沒來？」

　　徐文彪說：「你少說廢話。你在東京汴梁天子腳下謠言惑眾賣蒙汗藥，危害黎民，禍延百姓，自當擒你到官府問罪。」文彪寶

劍還沒等奔他刺去呢，再看這個響馬一擺刀「刷」奔徐文彪剁來了，文彪一閃身跟響馬打在一處。他們正打著，花雲平跟唐鐵牛就

過來了，雲平喊了一聲：「四哥閃開讓給我！」花雲平擺刀就來到響馬的跟前，一刀奔響馬刺去，響馬往旁邊一閃說：「你是什麼

人？」

　　花雲平說：「我也是四品都尉，你家老爺踏雪無痕叫花雲平。」花雲平擺刀又跟這個響馬打到一塊了。他們正打著哪，突然在

旁邊人群理，鑽出好幾個人來，有的拿三節棍，有的拿寶劍，有的拿刀，就跟唐鐵牛、徐文彪亂打起來……這工夫大相國寺亂作一
團，許多老百姓往周圍直跑，花雲平跟響馬兩個人打了五、六十回合，二人不見上下，正在這打著哪，就聽遠處有人喊了一聲，聲

音尖亮：「呔……我來了。」
　　誰呀？阮英來了。阮英在府裡呆不住呀！他前思後想，隨後來到這裡。阮英說：「大哥閃開，讓給我。」擺刀直奔這個響馬，

這響馬一看：「噢，你到底出來了，猴子你沒有幾天活頭了，你的命在我手心裡攥著哪。」他這話還沒等說完，阮英刷刷刷奔他就

好幾刀，阮英跟這響馬也就打了十幾個回合，阮英的刀快，身子也靈，這響馬打著打著往旁邊一閃身說：「姓阮的，我不跟你打

了，我走了。」說著話此人一縱身「噌」跳上大相國寺西面的牆頭，縱身跳到廟裡去了，阮英的眼睛都氣紅了，我不能放這響馬

跑，剛露出來的線索，一旦斷了，還往哪裡去找？阮英一縱身也跳進大廟裡啦。阮英跟響馬在廟裡又打了一陣，這響馬在前頭跑，

阮英在後面追，這廟裡房子不少，兩人在裡面轉了老半天，轉來轉去，阮英發現在牆根處放著一個夜壺，這是老和尚半夜方便用

的，這裡邊還有半壺尿，老和尚也懶哪，這半壺尿沒倒。阮英把這夜壺拿著衝著響馬就扔過去了，這響馬剛轉過來，一看黑咕隆咚

來的不知是什麼玩意兒，他用刀往上一搪，叭嚓！嘩啦！這半壺尿正好倒他一腦袋，又騷又臭，這壺的瓦碴兒還把他腦袋碰破了一

塊，「哎喲！」這人一跺腳，「噌」，他就上了房了，他這一上房，阮英想縱身上房追他，這個響馬甩手就是一鏢，「啪」，阮英

一閃，這個鏢就打空了，阮英再想抓他，這個響馬縱身由房上跳到牆上，由牆上又跳出去，這響馬已跳出南面的牆頭，阮英縱上牆

頭再看哪，這響馬蹤影不見。其實這個響馬順著南面的樹林子往南下去了，他正往前面跑，跑出不太遠去，由打樹林裡蹦出一個人

來，一擺刀，刷！就奔他剁來了，響馬一閃身仔細一看，前面正是花雲平。雲平是追別的響馬追倒這來的，正趕上這個小子到這，

又跟這個小子打到一塊了。兩個人打的工夫不大，這個響馬頭有輕傷，被尿液浸殺的還挺疼，心想，我不能和他久戰，快走為妙。

跟花雲平打了幾下子，縱身就往南邊跑下去了。這一帶路靜人稀，沒有幾戶人家，響馬正跑著，看見前面有個大衚衕他就鑽了去，

花雲平也跟著追進來，再看這響馬一縱身又上房了，花雲平號稱踏雪無痕，腳步輕快，跟他是越來越近，眼看就要追上他了，他這

一上房，雲平一縱身，就想擺刀把這響馬給剁死，雲平這身子也就懸起來了，刀剛一舉，忽見這響馬甩手一鏢，「撲！」這只鏢正

打在雲平的左肩頭，雲平哎喲一聲，「咕咚」，身子從一丈來搞的房上摔倒地上，刀也扔了，自覺嗡的一聲就昏迷不醒了。可這響

馬哪，他打出這只鏢來，也不知道打中沒打中，他想的是奪路快逃，又怕後邊還有人追來，打完這只鏢頭也沒回，飛跑而去……
　　花雲平就像四人一樣，一動不動。其實這個響馬打的是毒藥鏢，花雲平鏢傷中毒，臉色蠟黃，嘴唇發青，這個鏢就在肩頭上插

著……
　　花雲平摔到地上這個地點哪，不知道是誰家的大門外頭，這工夫聽著門呼隆一響，由打院裡出來一個大姑娘，這姑娘穿著一身

白，看花雲平躺倒在地上，不覺一驚，仔細瞧了瞧，……把刀給他揀起來，用兩手一托他身子，就把花雲平抱了起來，把雲平放到
自己的床上，姑娘二番出來把門插好，來到屋裡頭，洗了洗手，拿過一個小包袱來，小包袱一打開，裡頭有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撓

子、小鏟、小鑷子、小夾子，另外還有不少的藥，姑娘把小包袱打開之後，旁邊又沏了一碗鹽水，看看花雲平的傷勢，這只鏢是打

在左肩頭上的，姑娘用手一抓這個鏢綢子，「嘭」把鏢給起下來了，然後姑娘拿過一個小刀子來，給他把傷口上的爛肉刮了一刮，

把黑水往外擠了擠，直到露出鮮血……然後用鹽水洗乾淨，姑娘把藥麵撒在傷口上，用棉花給堵上，包紮完畢。花雲平牙關緊咬，
一聲也不吭，姑娘拿了個小羹匙來，裡頭放上一個藥丸，把藥調開嘍，把花雲平的牙關撬開，把藥就灌下去了。

　　這陣兒天可就黑了，姑娘在屋裡掌上燈，呆了一會，花雲平緩過來了。

　　「唉！」

　　「壯士睜眼！壯士睜眼！」

　　花雲平一睜眼，「哎喲」一看自己躺在人家的床上，床上掛著紅羅幔帳，再看眼前坐著的這個大姑娘，也就是十七、八歲，身

上穿著白綢子褲褂，頭上一把鬆的大辮子，末根綁的是黑頭繩，耳輪上戴著一對小金圈，這姑娘長得如花似玉，嫵媚而又端正，稱

得起是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。花雲平打量了半天，趕緊由床上坐起來：「小姐，我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姑娘說：「我把你給救了。你被人家用鏢打傷了，是毒藥鏢，要沒有我把你救了，你早就死啦。」

　　「噢！」花雲平聽到這兒，原來這位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哪，他趕緊站起來：「多謝小姐救命之恩。」

　　姑娘說：「這不值得一謝，壯士，你怎麼被人給打傷了？怎麼到我們門口來啦？請問英雄尊姓大名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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